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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17年中国大陆核科普图书
出版的趋势

刘培，汪明辉

摘要 利用文献计量和文本分析方法，考察了 1949—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核科普图书出版

的总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分析表明，期间出现的3次出版热潮对于中国核工业的

发展功不可没，图书数量和内容的变化基本客观反映了同期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与

核能政策；核科普图书出版的起落折射出中国核科普工作的不稳定性，因而未能产生持续的

科普效应。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中国核科普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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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其发展却非一帆风顺。由于核能的开发与放射

性密不可分，其首次实际应用更是以破坏力空前的

核武器出现，加之历史上发生过几次重大核事故，

使“谈核色变”成为一种难以消除的社会心理痼疾，

推广核能和其他核技术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如何有效提升公众对核能的认知和理解，使公众从

了解、熟悉核能，到接受、支持核能，是一个世界性

问题。在我国，随着近年来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

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目前，学术界对于如何有效推进核科普工作已

开展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当前

核科普存在的问题及建议[1-3]，从历史角度切入的

研究工作尚不多见[4-5]。实际上，中国在 1950年代

核工业创建初期就曾出现过核科普热潮，之后核科

普便一直与核工业的发展相伴同行。然而整体来

看，核科普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据 2015年中国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有近 60%的受访者不知

道或没听说过核能利用[6]。较之美国、法国、日本等

核电强国，中国民众对核电的认知尚处在一个较低

的水平，明显滞后于中国核电的发展形势。因此不

禁提问：历史上的核科普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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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历史阶段有哪些特征？普

及效果为何不佳？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我国的

核科普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

科普图书作为一种典型的科普形式和载体，在

核科普工作体系中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了重

要作用。本文选择核科普图书为研究对象，采用文

献计量学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图书的数

量、内容、创作群体、影响力等属性进行综合考察，

并归纳其历史特征。以此为基础，尝试总结近 70
年间中国核科普工作的经验得失。

1 核科普图书出版概况

本文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公开

出版的图书检索工具和电子图书数据库。通过筛

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药卫生、交通运输、环境

科学等类别中涉及核科学技术的科普图书，除去重

复和再版，最后得到 1949—2017年出版的 582种核

科普图书，由此编制了包含作品名称、作（译）者、出

版时间、出版单位、内容等信息的中文核科普图书

清单。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国大陆地区第一部中文

核科普图书出版于上海，系商务印书馆 1923年发

行的《原子论浅说》，作者为李书华博士[7]。民国时

期共出版核科普图书 43种。早期作品多为朴素地

介绍和传播核科学知识，1945年原子弹在日本爆

炸后，内容迅速转到原子弹的构造、威力和原理等

方面。民国时期的核科普图书虽然数量有限，且以

翻译国外作品为主，但在普及核科学技术知识方面

仍发挥了积极作用，让民众更加全面地认识了原子

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1955年国家决定创建

核工业后，核科普图书的出版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局

面。

1949—2017年中国大陆核科普图书出版数量

存在 3个明显的高峰时段，分别为 1955—1959年、

1978—1984年和 2010—2015年（图 1）。根据核科

普图书的总体出版情况，并结合不同时期的国家核

政策，可将新中国核科普图书史划分为如下 4个阶

段：1949—1959年、1960—1976年、1977—2006年
和2007—2017年。

图1 1949—2017年中国大陆核科普图书数量统计

2 1949—1959年：为新中国核事业

的开启助力

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核科普图书虽然取得了

一定成绩，但是对于核科学技术的研究并未起到什

么作用。囿于国力羸弱、经费拮据，民国时期的核

科技研究几乎是一张白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我国的核科技研究才真正展开，我国核科普事

业也迎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潮。

1950年 5月 19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核科学研究的发端。而在此

之前的 1950年 3月，新中国首部原创核科普图书

——《原子与原子能》问世，该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

版发行，知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编著。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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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在自序中一语道破了核科普创作的两难处

境：“无论如何，科学书根本就没有文学书那样容易

读，而原子科学又是科学中相当难的一个部门；所

以对于一般读者，此书多少显得有点艰深，那是无

法避免的。”[8]

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美国多次对中国核讹诈

的严峻态势，在北京的高校挑选有核科学专业背景

的专家组成原子弹讲演组，多次到各中学进行讲

演，解释原子弹的原理、威力和有效防御。朱光亚

为此撰写了《原子能与原子武器》，该书由商务印书

馆发行，并被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参考资料[9]。

1954年 6月，苏联建造的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

发电站开始发电。中国科学界受到很大鼓舞，为之

撰写了许多介绍原子能发电原理的科普图书。例

如 1954年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的

《原子能》，系据实验物理学家赵忠尧在中央科学讲

座的讲演速记稿整理而成。该书仅用 16页的篇幅

就把原子能从何而来、原子能电站、原子能在当时

的应用及今后的展望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可以说，在中央明确指示发展核工业之前，中

国核科学家并没有坐等时机，他们一边积极寻找核

能的入门之法，一边仍抽出时间精力撰写科普作

品，力所能及地向大众传播核科学技术知识，为核

事业的全面铺开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1955年 1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创建核工业这一

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由于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

内的很多人对原子能还基本没有概念，因此首要任

务之一就是要做好有关原子能知识的科普和教育

工作。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对中国来说，这

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

平或者用于战争, 都必须懂得才行。 [10]”在中央指

示下，全国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讲原子能科学

运动。1955年 2月 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原子能

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推举钱三强、王淦昌等 9位
科学家负责进行各项组织宣传教育工作。1955年
2月 4日至 3月 5日，原子能讲座组委会在中央一级

机关、全国性人民团体和部分学校举办了 132次讲

演，听众达 16万人[11]。经何祚庥等进行文字整理

后，系列演讲的讲稿以《原子能通俗讲话》为名出

版。该书当年在国内共发行了 20万册，还印有维

吾尔语、朝鲜语版，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自《原子能通俗讲话》始，中国大陆于 1955—
1956年出版了一大批依据科普讲座讲稿整理而成

的科普图书，其特点是：体量小，多为小册子；文字

具有口语化特色；由非图书出版机构编辑发行。此

类作品虽然通俗易懂，但是短板也很明显，即知识

碎片化，不够严谨，难以满足高中文化水平以上读

者的需要。1956年 3月科学出版社发行的《原子能

的原理和应用》很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该书由赵

忠尧、何泽慧、杨承宗 3位著名核科学家共同编著，

他们当时身处中国核科学研究一线，在近代物理研

究所分别负责加速器、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放射

化学的领导研究工作。与种类繁多的通俗小册子

和报刊连篇累牍的短篇文字相比，该书较系统、完

整、具体地介绍了有关原子能的知识，在保证严谨

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提升了阅读的趣

味性。它以提出问题、解答问题、说明问题的方式

贯穿；对有些问题只是采用了科学上的结论加以解

释和说明，而没有教科书中列公式、演算等那些让

普通读者敬而远之的“繁琐”。凭借上述种种优点，

该书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一些学者纷纷写作书评

加以推荐[12]，不少大学将其作为物理和化学授课必

备的参考书目。1956年国家创办首批原子能专业

时，该书还被作为教材使用。1965年，该书推出了

修订版，共计发行4万余册。

整体而言，在当时国家政策的引导和中国科学

院等科学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核科普图书创作呈现

一片繁荣之势，图书数量首次实现了快速跃升。仅

1955年就出版 25种，比 1949至 1954年的总和还

多。此后至 1959年中，除 1957年出版 12种相对略

低之外，其余年份均超过 20种。图书内容也由之

前略显单一的原子核物理、原子弹扩展到原子能化

学、原子能发电和原子能技术在工业、农业、食品、

医学等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应用等多个方面。当然，

这一时期的核科普图书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1955年苏联开始对华进行核技术援助后，苏联核

科普的译著迅即成为我国核科普图书的一项重要

来源。据初步统计，1955—1959年中国从苏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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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 21本核科普译作，约占同期总书目的 24%。

此类作品在展开正文之前，往往会首先着重阐明两

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使用原子能的两种不同目的和

方法。核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因意识形态不同而被

分割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属性[13]，也算是冷战时期苏

美核交锋中一个有趣的历史符号。

3 1960—1976年：在核武器研制攻

坚中的蛰伏

1958年以后，由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及炮击

金门等事件的发生，中苏关系开始蒙上阴影并逐步

恶化。1960年 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

走了在华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对

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1950年代中后期以介绍苏联原子能的光辉成就为

核科普工作主要内容的光景，因为中苏关系的不断

恶化乃至最终破裂不复存在，国内译自苏联的核科

普图书数量亦大幅减少。据统计，1960—1966年
国内只编译发行了苏联女科学家拉夫鲁希娜所著

《核化学的成就》一书，与 1956—1959年之间的大

规模引进形成了强烈反差。

1962年底，由周恩来总理挂帅的中央专门委

员会成立，负责领导核工业和核武器研究、试验工

作，我国原子弹研制由此进入了决战阶段。然而，

彼时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因此对

保密工作格外重视。在此背景下，核科普作品的创

作出版也受到影响而陷入低潮，1960—1976年仅

出版 13种核科普图书，内容范围基本限定于核科

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关

于核武器的介绍大幅减少或干脆不提。不过，值得

一述的是，这一时期罕见地引进了《比一千个太阳

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以下简称《太阳》）这部

反思核武器的科普名著。

《太阳》初版发行于 1956年，是联邦德国历史

学家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的成名作，1958年
被译为英文。国内引进版由英译本编译的俄文版

转译而来。该书文笔流畅，生动展示了参与曼哈顿

工程的核科学家群像以及他们的人文情怀。2012

年 10月，《太阳》入围英国《新科学家》杂志评选的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25本科普图书，推荐意见认为：

“这本书对全世界反核武器运动具有重大影响，让

世界开始关注核时代和核军备竞赛。”[14]国内首次

引进这本书是在 1966年 1月，由于是内部出版，因

此未做删改，基本保留了原貌。书中关于核科学家

人性的描述和良知的拷问，特别是那句“千千万万

具有崇高天良的人们的单独行动汇合起来最终却

导致了骇人的大规模联合泯灭天良的行动”的名

言，深深影响了初次接触它的中国读者。

4 1977—2006年：从打破沉寂到归

于平淡

20世纪 6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遭遇能源危机，

核电因技术成熟、安全、清洁、经济，成为工业化国

家调整能源结构的首选。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爆炸

成功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出中国也要建设核电

站。改革开放后，国家百废待兴，面对严峻的能源

形势，发展核电一事重新被提上日程，成为从决策

领导层到普通群众都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由此带

动了核科普工作的复苏。核科普图书的出版也迎

来了第二个高潮。

彼时中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美国又是世界头

号核电强国，要在短期内扭转图书市场核科普图书

匮乏的局面，直接从美国译入核科普佳作是不二之

选。原子能出版社从 1979年开始，组织翻译出版

了“理解原子能系列”部分书籍[15]。这套28本的“原

子能知识丛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迅

速打破了我国核科普图书十多年的沉寂状态。

随着世界各国核历史的相继解密，原子能出版

社于 1980年代末又推出了另一套重磅作品“世界

原子弹氢弹秘史丛书”，汇集了中外作者以不同文

体陆续出版的涉及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和制造方面

内容的书籍，描述了中美英法苏等国的原子弹、氢

弹发展秘史，以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事迹、贡献。

例如，《核科学家的足迹》一书，首次向公众展示了

我国部分核科技专家在核弹研制过程中克难攻坚

的珍贵经历。“世界原子弹氢弹秘史丛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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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我国核科普图书的内容从传统的核科学知

识，逐步向核武器研制的历史故事、核科学家的经

历等核能与社会这类科学文化题材扩展。

1991年 12月，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

迈进了核电时代。此后的十多年间，我国核电虽然

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仍处于缓慢的起步阶

段。截至 2003年 6月底，我国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为 6.1 GWe，仅形成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江苏田

湾 3个核电基地。核电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重是

全世界 31个核电国家和地区中最低的[16]。在核能

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下，核科普图书的出版也

呈现了长时期的平淡，远非其他学科科普那般蓬勃

发展、欣欣向荣。例如，化学科普图书在 2000年前

后出现高峰，年均数量保持在 120种左右[17]。如果

去除同时期出版的核科学家传记，这一时期核科普

图书的年均出版量基本上仅维持在个位数（图 2）。

由于基数较小，每年单是增加几种就会呈现较大的

波动，恰恰说明该时期核科普图书的出版数量一直

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且不稳定的状态。

图2 1991—2006年核科普图书数量统计

尽管如此，一些核能专家仍克己勤勉，积极撰

写科普作品。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马栩泉教授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据他回忆，为了写

好《核能开发与应用》（2005年出版）一书，从 1990
年即开始准备，积累的书籍、报刊、展览会和有关单

位的介绍资料、光盘、照片等用去了多个书柜[18]。

《核能开发与应用》从历史纵深和世界与中国核能

各领域的横向切面介绍了核能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该书出版后获得同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2006
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来还被转成繁体字版

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

5 2007—2017年：聚焦核电与核安全

历经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温不火”之

后，我国核电事业在 2007年迎来了春天。2007年
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以下简称《规划》），意味着中国核

电发展战略从“适度发展”转变到“积极推进”，进入

了核电建设与发展的新时期。然而，核电快速发展

的民意基础却不牢固。自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

中国公众心理存在着“核能=危险=灾难”的思维定

式，而且这种思维在不断扩散传播，使“建核电站就

是制造危险，建核电站就是制造灾难”的错误舆论

不断从公共领域扩展到社会其他层面，以致于在一

些即将建造核电站的地区，有公众通过上访、请愿、

集会、游行等非理性方式来促使当地政府放弃核电

站建设[19]。

核电重启后，要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增

强公众对核电安全发展的信心，唯有持续不懈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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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引导。而在《规划》出台前不久，国务院颁布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和科技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又恰逢其时地

为开展科普工作提供了政策基础。得益于此，我国

核科普工作在 2007年之后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新

局。为消除大众的知识盲区和对核安全的不信任，

这一时期出版的核科普图书内容大多围绕“核电与

核安全”展开。2007—2017年核科普图书共 172
本，其中以“核电（核能）”、“核安全与核防护”为主

题的图书占据了超过半数的份额，相比其他类别具

有显著优势（图3）。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爆发的福岛核事故在

中国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核恐慌和令人乍舌的“抢

盐风波”。这场荒谬的“抢盐风波”一是暴露了中国

大众科学素养的匮乏，二是表明之前的核科普宣传

仍存软肋。福岛核事故后，有关机构针对中国核能

知识的普及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之

前，仅有 20%左右的公众接触过核能科普知识，

65%左右的公众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信息，95%以

上的受访群众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大范围开展核科

普宣传[20]。

针对广大群众对核辐射的畏惧和疑惑，中国出

版界反应及时，迅速推出了一大批应急性的核科普

图书。据统计，仅 2011年就出版了 44本，其中过半

数图书旨在普及核辐射与防护等基本知识，引导公

众正确对待“核”，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除了出

版科普图书，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科普论坛、科普

讲座、手机短信、专家咨询等方式也被官方采用，组

成一套核科普应急组合拳，来应对福岛核事故引起

的民众恐慌。事后来看，这种多方位开展的核科普

工作对于破除网络谣言、制止抢购食盐等食品的现

象，消除社会民众对核泄漏的恐惧心理起到了有效

而积极的作用。

2015年，从福岛核阴影走出的中国核电重新

扬帆起航，经政府核准开建了 8台核电机组，在建

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在新一轮的核科普热潮中，方

法手段不断刷新。由核电企业主导的科普展览、

“院士行”“核你在一起”公众开放周等活动，逐步摆

脱了过去司空见惯的宣讲式的灌输，取而代之的是

参与者亲身体验所获得感受的表达。其中，科普图

书在核科普体系内居于“配角”的定位则被基本固

化下来，而且不难想见，在自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

这种定位势必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6 中国核科普图书出版的总体特征

与历史启示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核科普图书近 70年的

出版历史，虽然其在不同阶段呈现较大差异，但仍

可归纳出若干普遍性的总体特征。

第一，从变化趋势上看，核科普图书的发展与

我国核科技发展轨迹基本一致（除个别特殊时段

外）。核科普图书历史上的 3次出版高潮恰好对应

了我国核工业发展历程中的 3个重要节点：核工业

的创建、改革开放后核电起步与关于如何发展核电

的大辩论、日本福岛核事故与国内核电项目审批的

暂停以及 2015年的重启。在每个节点上，核科普

图书都可谓功不可没。特别是 1950年代那场空前

的出版热潮，为提升人民科学素养、破除对原子能

的迷信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年轻学子受到鼓舞

将原子能专业作为第一志愿，为国立业为己立身。

第二，从图书内容上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原子核物理、原子弹，逐步扩展到核化学、核技术的

应用、核历史、核科学家传记，再到如今以核电、核

安全为主多领域并茂，基本上客观反映了同时期我

图3 2007—2017年核科普图书不同主题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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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与核能政策。在这个意

义上讲，核科普图书也为解读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历

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第三，从创作群体来看，核能科技工作者一直

是我国核科普图书创作的中坚力量。这一方面说

明核科技专业性强，核科普创作准入门槛高；另一

方面反过来也说明了中国核科普创作群体的实际

规模较小，而不似国外作者群体既有专职科普作

家，又有记者，还有历史学家，从而导致我国核科普

图书存在视角略显单一、内容不够丰富的缺憾。这

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原子能的原理

和应用》《核能开发与应用》这类科学与通俗齐飞的

科普佳作，但终究未能产生一部能够与美国作家理

查德·罗兹那本蜚声中外的《原子弹秘史》媲美或者

接近的核科普巨著的原因。

需指出的是，中国核科普图书出版的兴衰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过往核科普工作短视的一面。从西

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提高公众对核能发展的认可

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强大的信心和耐力，

通过持之以恒的核科普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但

是我国核科普作品的创作初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主要是为国家的核能政策与发展战略提供舆论氛

围。而我国核电的发展方针又非持之一贯的国策，

遇到问题就摇摆[21]。其结果自然是核科普的起起

伏伏，“事后诸葛亮”的现象多发，难以产生持续的

普及效应。

以史为鉴，今后我国核科普工作有如下两点值

得改进。

一是加强统筹，引领核科普长期有序开展。目

前国内的核科普工作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效评估，各

企业各地方各行其是。过去几十年来围绕核科学

的科普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公众对核早已不

再陌生，但要真正消弭公众内心对核的恐惧感，进

而理解、接受、信任直至支持核能开发（尤其是核

电），依然是任重道远。建议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

联合核科学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充分结合

我国核科学事业发展规划，研究建立相应的科普规

划体系，做好顶层设计，推动相关制度建设，构建多

方联动机制，推动核科普工作的长期稳定有效开

展。

二是探索激励机制，促进核科普人才的发掘培

养。长期以来，中国核科普创作的核心群体一直是

以科研工作者为主的兼职科普作家。然而，目前学

术界通行的各类评价考核体系未能为从事核科普

工作的科研人员提供相应的空间和条件，客观上造

成核科技人员不愿或“不屑”于进行科普创作。建

议一方面调整完善科研机构评价指标体系[22]，充分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投入核科普事业，为核科普

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依托行业学会

或科普基地，聚集、发掘和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科普

能力、专兼结合的核科普队伍，通过政策导向、项目

牵引、成果评价等机制，引导对核科普感兴趣的科

普工作者、科学记者及人文学者等加入核科普工作

队伍，促进一大批核科普人才的涌现；此外，通过在

国家层面的科普发展战略和规划中体现核科普的

内容，并开展相关的培训及服务，更好促进核科普

工作者能力提升，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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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popular nuclear science books

published in 1949—2017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rough bibliometrics and text analysi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 nuclear science books in mainland China from1949 to 2017.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hree publishing upsurges during
that period ha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uclear industry. The book publication status basically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uclear energy policy in that period, it also reflected the
instability of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a relatively low level at which people recognized nuclear power in China.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two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KeywordsKeywords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pular science book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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